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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化：“一带一路”国际中文教育亟待关注的问题 *

李宇明 唐培兰 *

摘要

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是指海外中文学习者年龄结构逐渐向基础教育

及学前阶段下移的现象与趋势。本文回顾学界对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

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情况，全面阐释“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概念，并

主要以“一带一路”国家数据为参考，提出从年段、学段、趋势、文

化人群、语言等 5个维度及其综合指标来测量和认识国际中文教育低

龄化水平。面对低龄化问题，国际中文教育，特别是“一带一路”的

国际中文教育，必须从事业规划、学科建设、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等

方面进行调整，快速适应，制定专门的低龄化教育规划、加快并持续

进行低龄化数据库建设，构建适应低龄中文教育的教学体系，使国际

中文教育更具针对性，实现对各类学习者的教育教学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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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国际语言教育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英语、法

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中文等语言的海外教学，正向 K12乃至学

前阶段延展。例如截至 2022年，英语在世界 141个国家的基础教育

体系内教授，西班牙语纳入 50个国家的基础教育体系，葡萄牙语进入

35国的中学课程（唐培兰，2025）。李宇明（2018）曾经指出，随着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文学习者的年龄结构呈现

明显的低龄化趋势，部分国家低龄学习者比例甚至高达 60%。最近观

察表明，随着“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积极性的提升，海

外未成年人中文学习者数量还在持续增长、比例还在不断扩大。

这种低龄化现象与发展趋势，显然是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的重要问

题。这一问题学界从 2005年开始关注，20年来持续有所研究，但总

体上看，对其认识还不太清楚，对其发展趋势还缺乏预见力。中国的

国际中文教育体系是为成年学习者建立的，不能很好适应低龄化的新

形势，亟需调整适应。

“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语言铺路，国际中文教育在促进“一带一

路”国家的合作中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国际中文教育既是“一

带一路”教育合作的重要项目，也能为各国培养懂中文、懂中国、能

与中国密切合作的人才，带来与中国合作的更多项目。正是如此，“一

带一路”多数国家都积极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甚至把国际中文教育引

入本国的基础教育之中，由此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国际中文教育的低

龄化。“一带一路”国家更需要正视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问题，更需要

积极适应国际中文教育的低龄化。

本文首先回顾学界对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情

况；进而对“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概念进行再阐释，并主要以“一

带一路”国家数据为参考 1，提出测量低龄化水平的指标体系；最后从

事业规划、学科建设等方面，探讨国际中文教育，包括一带一路的国

1 美国等不是“一带一路”国家，但他们的国际中文教育有自己的特点，为使讨论更具普遍性，本文也给
予关注。

际中文教育，面对新形势的教育适应性问题。

一、已有研究概述
二十一世纪初，中文学习者年龄结构下移的现象已受关注。经 20

余年发展，低龄化问题已从个别案例观察发展为学术关注，从华文教

育的问题扩展至整个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问题。2而今，需要对其进行

周密的多角度观察，建立有效的指标体系以全面收集数据，科学认识

低龄化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并及时作出教育体系的主动适应。

（一）低龄化现象的发现与描述

彭小川、贾冬梅（2005）曾指出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逐渐融入当

地中小学教育体系的情况。2007 年，日本同源中文学校报道中首现

“低龄化”的表述。贾益民（2007）尖锐指出，华人华侨学生约占海外

中文学习者总数的 70%。由此，非华语背景下、甚至非华校背景下的

低龄化现象开始引发关注。美国（姚道中，2010）、俄罗斯 3、英国（赵

杨，2009）等多个国家，都报道了中文教学向中小学延伸的趋势。4

此后，意大利 5、澳大利亚 6、新西兰 7、德国 8、韩国 9、柬埔寨 10、西班牙 11等国

的中文教育，也反映出学习者低龄化的趋势。低龄化成为“一带一路”

国家、乃至全球的中文教育的普遍现象（邵滨、富聪，2020 ；戴曼

2 学界对国际中文教育有不同解释，郭熙（2021）认为国际中文教育涉及全球范围的各类汉语教学，包括
国内面向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国外面向当地居民的汉语教学及面向华侨华人的华文教育。这里，
本文沿用惯例，将国际中文教育与华文教育区分，前者是面向全球非母语者的第二语言教育，后者是面
向海外华人华侨的传承语教育。

3 http://old.hwjyw.com/info/news/200804/t20080418_15578.shtml

4 https://www.theguardian.com/tv-and-radio/shortcuts/2012/mar/12/cbeebies-teaches-toddlers-mandarin?

5 http://www.scio.gov.cn/gxzl/ydyl_26587/rwjl/rwjl_26595/202207/t20220728_272764.html

6 https://cie.wzu.edu.cn/info/1262/17808.htm

7 http://www.scio.gov.cn/gxzl/ydyl_26587/rwjl/rwjl_26595/202207/t20220728_272764.html

8 同上。

9 https://kongzi.co.kr/?c1=2&c2=1581&uid=31

1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312/t20231211_1094074.html

11 https://www.chinanews.com.cn/hwjy/2013/04-18/47416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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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2023）。

这一时期，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新闻报道，学者则多是以国别或地

区案例为据进行事实梳理，描绘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的现象及趋势。

低龄化问题逐渐引起学界注意，逐渐形成共识，为其作为学术问题的

进一步探讨做了铺垫。

（二）概念解释与问题化阶段

现象的发现与描述是学理探讨的前奏。李宇明（2018）在这些报

道和自己调研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海外汉语学习者低龄化”的概念，

并围绕这一概念进行了低龄化形成原因的分析，如海外华人母语传承

的带动、孔子课堂的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对中文教育的重视等，

但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的发展。文章分析了少年儿童语言习得不同于成

人语言学习的若干特点，认为是国际中文教育（那时称“汉语国际教

育”）发展的新阶段，应制定新的国际中文教育规划，积极开展适合

低龄化的教学与研究。

郭熙、王文豪（2018）也指出华文教学对象呈现低龄化发展，

并努力推动该议题进入学术视野。随后，意大利（李宝贵、庄瑶瑶，

2019）、美国（惠天罡、刘梦影，2020）、泰国（李文静，2021）、法

国（张未然、齐冲，2025），“一带一路”国家如越南（Dang & Li，

2024）、波兰（唐培兰、戴曼纯，2025）等国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印证

了低龄化趋势的存在，指出其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探究低龄化的动因、影响与国别实践，使低龄化话题成为国际中文教育

研究的重要问题，向学术“问题化”、研究“专题化”的方向前进了一

大步；但聚焦“一带一路” 国家展开低龄化专题研究仍较为少见。

（三）低龄化的优与忧

低龄化问题的已有研究，较多发现了国际中文教育因低龄化而

带来的优长及忧虑。优长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根据语言习得关键

期理论，有利于提升语言学习水平，中文教育会因低龄化而受益（陈

菊咏，2012）。少年儿童语言学习的动力主要是兴趣，语言学习的主

要途径是习得，与成人的外语学习有很大不同。少年儿童学习中文，

易于学得地道，易于建立语感，易于产生语言感情，甚至产生语言认

同。这种语言感情、语言认同，常可发展为文化兴趣、文化好感，甚

至产生跨文化认同。（李宇明，2018）

其二，可能优化来华留学生结构，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学习中文的海外中小学生，由于兴趣和需要的驱动，在中小学甚至幼

儿园期间，就可能利用假期等时间来华旅游感知中国，或参加短期培

训甚至沉浸式培训。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语言感情和跨文化认同，

他们中学毕业后到中国留学的几率会急速增高，并可能引发中国高等

教育的一些重要变化。

低龄化引发的忧虑，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现有的国际中文

教育体系，基本上是为成人中文教育准备的，面对低龄化现象暴露出

体系性的不适配。如顶层设计缺失、适龄教学理论薄弱、师资培养滞

后、合适的教材教辅资源不足等，这可能导致许多学生因“成人式教

育”而厌学，或学习水平不能及时提升，多年仍停滞于初级水平（郭

熙，2015；2017；盛继艳，2019；李泉，2023）。

其二，低龄化问题的研究，虽然实现了从“现象确认”到“问题

聚焦”的范式转变，在概念界定、动因分析、影响预测等方面取得了

一定进展，但整体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通过梳理对“一带一路”中文教育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相

关国家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李宝贵、庄瑶瑶，2020）、孔子学院

（翟风杰、李聪，2025）、中文 +职业技能（央青等，2025）、中文工

坊（王欲晓，2025）及沿线区域国别实践（荆晓丽、林洛冰，2025）

等议题已有深入探讨。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将低龄化现象视为一个既

成事实或背景，未能将其作为核心分析对象，因而缺乏从低龄化角度

来研究中文教育。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国际中文

教育低龄化已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重要趋势。当务之急是低龄化数据

的收集。应建立测量低龄化水平的指标体系，以便更全面更科学地

收集低龄化数据，认识低龄化当下的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在此基础

上，才能制定符合现实需求的语言教育规划，推动教学实践有效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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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文教育生态的结构性变化，实现中文教育在低

龄阶段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的测量指标
“低龄”是一个相对概念，用于描述某一对象的年龄低于常规标

准或常规范围的现象。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低龄”是相对于传统以

成人为主的中文学习者而言的，指 18岁以下群体，主要包括学前至高

中学段的学龄群体，可称为“低龄群体”。低龄群体还可以再分为“学

前群体”“K12群体”；“K12群体”也可以再分为“小学群体”“中学

群体”；“中学群体”也可以再分为“初中群体”“高中群体”。低龄化

指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学习者群体的平均年龄或起始学习年龄逐渐降

低的态势。“低龄化”具有两个基本含义和两个基本测量维度：（1）低

龄化水平。在共时状态下测量低龄群体在中文学习者群体的整体（简

称“学习整体”）中的比例；（2）低龄化趋势。在历时状态下测量低

龄化水平的历时发展走向。本文将用核心指标、解释指标、综合指标

来对低龄化水平、低龄化趋势进行测量。

（一）核心指标

A.	 年段指标：测量低龄群体的年段比例

年段比例，是特定时间点低龄群体在学习整体中的比例，即：

低龄化年段比例 =低龄群体人数÷学习整体人数×100%

例如，2024 年数据显示，法国中文学习者总数约 10 万人，中

小学生达到 7万人，低龄化年段比约为 70%。12德国中文学习者总数

约 1万人，中小学生为 5,886人 13，低龄化年段比为 58.86%。白俄罗斯

中文学习者总数约 3,500人，中小学生约 1,500名，低龄化年段比为

12 该数据来自 2024年 7月作者唐培兰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相关官员的会谈。

13 该数据来自 2024年 7月作者唐培兰与德国汉学家顾安达教授的访谈。

42.85%。

低龄化年段比值越大，表示低龄化水平越高。低龄化概念的提

出，首先就是基于学习者的成人与非成人的区分。成人阶段的中文教

育涵盖大学本科、研究生及成人教育等多个层面，其学习动机基本上

是理性驱动或职业导向，对中文侧重理性或实用的认识。而非成人学

习者仍处于“被动选择”期，其学习动机来自兴趣与体验。学习者的

特性是国际中文教育在学科体系、教师培养、教材编写等方面的根本

依据。

此外，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在年段数据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

步关注低龄群体的年龄信息，如起始年龄、平均起始年龄和起始年龄

中位数等。起始年龄是低龄个体开始学习中文的具体年龄，平均起始

年龄是所有低龄个体学习中文起始年龄的算术平均值，起始年龄中位

数是低龄群体起始年龄的中间值。了解这些年龄信息，可知道低龄化

从何时开始、典型的低龄群体的大致年龄等，以便更详细了解低龄化

情况。

B.	 学段指标：测量低龄群体的学段比例

B1: 学段比例 ：特定时间点某学段低龄群体在学习整体中的比

例，“某学段群体人数”包含学前段、小学段、中学段（或初中段、高

中段）。即：

低龄化学段比例 =某学段群体人数÷学习整体人数×100%

例如，2024年数据显示，孔子学院有学员 127.69万人，其中学

前段约 1.70 万人，小学段约 35.72 万人，中学段超 42.76 万人（中

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5:25）。14其学前段比为 1.3%，小学段比为

27.97%，中学段比为 33.48%（如果计算低龄化年段比，则为 62.8%）。

学段指标将研究视野转入低龄群体内部，呈现不同学段低龄化的

具体表现。以往关于低龄化的数据往往较为宏观或模糊，虽认为 “K12

14 参见孔子学院网站：https://www.ci.cn/gywm/nb/d5b20be8-40ea-46fa-a3f4-a550140a8b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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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文教学最重要的‘增长极’”15，却较少对其内部结构进行细致分

析。学段比直接反映中文教育在基础教育体系不同学段的普及程度。

从孔子学院全球学员的低龄学段比可以发现，中学段比例显著高于小

学段，表明中学生是低龄群体的主要人群。如果再往细处分析，高中

段又多于初中段，这与中文被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学段情况基本

一致（唐培兰，2025），说明现今的中文学习动机多与升学、考试及

就业等目标相关。但“一带一路”新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国家，如阿

联酋、沙特等，小学段比超过中学段，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中文已

经被视为一种有多方价值的“未来语言”，特别是“一带一路”上的

重要语言，这也预示着中文教育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低龄化学段比情

况及其背后原因，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时期都有不

同表现，应进行专题分析。

B2: 学段渗透率：特定时间点某学段中文学习群体在该学段学生

总数中的比例。即：

学段渗透率 = 某学段中文学习群体人数 ÷ 该学段学生总人数

×100%

据此公式计算，中文在德国中学的学段渗透率仅为 0.1%，在法

国，中文在高中的学段渗透率达 2.5%。16相较于年段比，学段比和学段

渗透率更能揭示中文在某个学段的教育情况。比如，A国小学段有 10

万人学习中文，但渗透率仅为 1%；而 B国小学段只有 5,000人学习中

文，但渗透率高达 15%，这表明中文在 B国小学教育中具有更大的影

响。学段渗透率较绝对人数或相对比例更能反映学段的规模与潜力。

低龄化的年段比和学段比，制约着不同的政策响应强度。在缺乏

全面数据和科学研究的现今情况下，可提出如下经验性判断：（1）比

例超过 25%时，低龄化局势初现，需引起教育决策者关注；（2）若

15 https://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20-06/19/content_1992987.htm

16 2024年法国高中参加会考人数为 728164人，参见 https://depart.moe.edu.tw/FRCH/News_Content.aspx?n=
211336B7110EA646&sms=A9031ED1216E6F70&s=D3C1A29FA390C9F6

比例超过 30%，则可视为低龄化已经达到较显著水平，成为结构性特

征，需要采取必要的适应措施；（3）比例达到 40%时，则表明低龄化

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必须在课程体系和师资建设上作系统性规划；

（4）若比例达到或超过 50%，则意味着低龄化水平已进入高位，K12

学习者成为中文教育的主体，教育体系、资源分配与政策设计均需进

行大幅度调整，以适应这一现实。

C.	 趋势指标：测量低龄化发展走向

考察低龄化趋势可从如下两个维度展开：

C1：低龄化年段比复合增长率：在特定时段内，低龄化年段比例

的增长情况，即：

低龄化年段比复合增长率 =
期末年段比

期初年段比
 -1 

“期末年段比”指统计周期结束时的低龄化年段比，“期初年段比”

指统计周期开始时的低龄化年段比。n表示整个统计周期内所包含的

年数。低龄化年段比增长率表现为上升型、平稳型与下降型三类。

例如，2016 年法国低龄化年段比为 52%，2018 年为 60%，

2024 年为 70%。据此可以得出 ：2016–2018 年增长率约为 7.6%，

2018–2024年增长率为 2.6%；2016–2024年年均增长率为 3.8%。

再看美国中文学习者的数据，2002年中小学学习者 23,900人，2007

年约有 3万 -5万人，2009年 10万人，2022年 22.7万人（孟艳华，

2017）。以此数据统计，2002–2007年增长相对温和，年段比增长率

约为 4.7%–15.6%；2007–2009年呈爆发式增长，年段比增长率达

58%；2009–2022年则趋于平稳，约为 6.6%；2002–2022年低龄化

年段比增长率约为 12.2%。由此可见，法国低龄化年段比发展趋势较

为平稳，呈平稳上升走向，而美国则经历了阶段性爆发。

C2：低龄化学段比复合增长率：在特定时段内，特定学段低龄化

比例的增长情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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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学段比直接反映中文教育在基础教育体系不同学段的普及程度。

从孔子学院全球学员的低龄学段比可以发现，中学段比例显著高于小

学段，表明中学生是低龄群体的主要人群。如果再往细处分析，高中

段又多于初中段，这与中文被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学段情况基本

一致（唐培兰，2025），说明现今的中文学习动机多与升学、考试及

就业等目标相关。但“一带一路”新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国家，如阿

联酋、沙特等，小学段比超过中学段，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中文已

经被视为一种有多方价值的“未来语言”，特别是“一带一路”上的

重要语言，这也预示着中文教育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低龄化学段比情

况及其背后原因，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时期都有不

同表现，应进行专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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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ttps://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20-06/19/content_1992987.htm

16 2024年法国高中参加会考人数为 728164人，参见 https://depart.moe.edu.tw/FRCH/News_Content.aspx?n=
211336B7110EA646&sms=A9031ED1216E6F70&s=D3C1A29FA390C9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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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化年段比复合增长率 =
期末年段比

期初年段比
 -1 

“期末年段比”指统计周期结束时的低龄化年段比，“期初年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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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段比增长率约为 12.2%。由此可见，法国低龄化年段比发展趋势较

为平稳，呈平稳上升走向，而美国则经历了阶段性爆发。

C2：低龄化学段比复合增长率：在特定时段内，特定学段低龄化

比例的增长情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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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化学段比复合增长率 =
期末年段比

期初年段比
 -1 

低龄化学段比复合增长率，衡量特定国家、地区或学校低龄化学

段比例随时间推移所呈现的升降波动，呈现不同学段在不同时期的覆

盖面。根据低龄化学段比的升降幅度，至少可分为：（1）重心下移型，

表现为幼儿园、小学学段的占比持续上升，而中学阶段的占比相对稳

定或下降。（2）全学段增长型，表现为从学前到高中的所有或大多数

学段的占比同步增长。这是低龄学段比发展的理想状态，标志着中文

教育已在基础教育体系中实现了系统性、制度化的深度嵌入，并逐年

向好。（3）单学段增长型，表现为某特定学段的占比稳健增长。（4）

收缩型，表现为特定学段的学段比出现停滞或显著下降。

在分析低龄化趋势时，还需结合中文学习者总人数加以考察。部

分情况下，低龄化比例的提升可能是以总体人数下降为代价的。以法

国为例，2018年中学中文学习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值 27388人，此后逐

年有所下降。17因此，法国低龄化比例的上升，并非完全是低龄学习群

体的真正扩大，也是由于中文学习总人数的萎缩。

（二）解释指标

A、B、C三个指标是分析低龄化状况的核心变量，能够反映低龄

化的基本特征。然而要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低龄化的具体面貌，还

需引入 D、E两项补充性指标。这些补充性指标对低龄化现象可从不

同方面发挥解释作用，故称“解释指标”。

D.	 文化人群指标：测量不同家庭文化背景对低龄化的影响

华裔低龄化年段比：指在特定时间和区域范围内，华裔低龄群体

在学习整体中的比例，即：

华裔低龄化年段比例 = 华裔低龄群体人数 ÷ 学习整体人数 

17 https://archives-statistiques-depp.education.gouv.fr/Default/

×100%

家庭文化背景对中文低龄化现象具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其中较为

显著的家庭文化背景是华人与非华人，正如王汉卫、张馨月（2024）

指出的那样，华裔与非华裔是国际中文教育的两大人群。本指标主要

统计华裔与非华裔，具体进行华裔数据收集时，不应包括海外华人社

区的华校学生。

华裔在非华人社区的中小学学习中文，虽仍然是母语学习的性

质，但也常采用二语学习的方式，体现外语学习的特点或某些特点。

由于学习整体人数等于华裔人数加非华裔人数，所以低龄化年段比，

其实也就蕴含着华裔与非华裔的比例。

E.语言指标：测量同一国家教育体系中不同外语学习者的低龄化比例

外语低龄化年段比例：指在同一国家教育体系中，特定时段内中

文低龄群体与外语（或某一外语）低龄学习群体的比例，即：

外语低龄化年段比例 = Lc 低龄群体人数 ÷Li 学习整体人数 

×100% 

LC即 LChinese，代表中文。Li 代表所有外语或任一外语。基础外

语教育中，可能开多种外语，中文只是其一。学习各种外语人数的比

例，也能说明外语学习的状况，特别是某种外语的重要性。在真实计

算中，如果 Li是所有外语的学习人数，就可以看到中文在整体外语学

习者中的比重，如果 Li是某种外语的学习者，如英语、法语、西班

牙语、日语等，则可以看到中文学习者与某种外语学习者之间的比例

关系。

（三）综合指标

F. 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指数

根据低龄化的核心指标（A.年段指标、B.学段指标、C.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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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低龄化年段比：指在特定时间和区域范围内，华裔低龄群体

在学习整体中的比例，即：

华裔低龄化年段比例 = 华裔低龄群体人数 ÷ 学习整体人数 

17 https://archives-statistiques-depp.education.gouv.fr/Default/

×100%

家庭文化背景对中文低龄化现象具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其中较为

显著的家庭文化背景是华人与非华人，正如王汉卫、张馨月（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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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即 LChinese，代表中文。Li 代表所有外语或任一外语。基础外

语教育中，可能开多种外语，中文只是其一。学习各种外语人数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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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解释性指标（D.文化人群指标、E.语言指标），可以构建国际

中文教育低龄化综合指标 F，以综合衡量低龄化发展状况，便于跨国

对比、时间序列分析与政策评估。

上述 5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0–1区间），加权求和：

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指数 = W1A’+ W2B’+W3C’+W4D’+W5E’

其中，W为权重。权重可根据专家打分法确定，为便于解析，分

值范围为 0–100。80–100为高度低龄化，儿童青少年是国际中文教

育的主体；60–79为明显低龄化，发展趋势强劲；40–59为中等低

龄化，低龄化特征已较明显；20–39：低龄化程度较低，国际中文教

育仍以成人为主；0–19：低龄化程度很低，初现端倪或没有低龄化

现象。

衡量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状况的 “3+2+1” 指标体系，可汇总为

下表：

表 1：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状况测量表

代号 指标 细则

核
心
指
标

A 年段 低龄化年段比例 =低龄群体人数÷学习整体人数×100%

B 学段
B1低龄化学段比例 =某学段群体人数÷学习整体人数×100%

B2学段渗透率 =某学段群体人数 ÷ 该学段学生人数×100%

C 趋势

低龄化年段比复合增长率 =
期末年段比

期初年段比
 -1 

低龄化学段比复合增长率 =
期末年段比

期初年段比
 -1 

解
释
指
标

D 文化
人群 华裔低龄化年段比例 =华裔低龄群体人数÷学习整体人数×100%

E 语言 外语低龄化年段比例 = Lc低龄群体人数÷Li学习整体人数×100%

综
合
指
标

F
低龄
化指
数

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指数 = W1A’+ W2B’+W3C’+W4D’+W5E’

三、国际中文教育对低龄化的主动适应问题
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现象的发生，必然引发教育体系的反应，这

种反应可以称作“适应”。适应有“自动适应”和“主动适应”之分。

有低龄学生入学，教师就必须在教学中予以照顾；继而单独成班，有

专任教师，有简易课本，有测试评价，逐渐再有简单的教学要求等。

这是教育系统的“自动适应”，带有被动性，仓促应对，准备不充分。

早年在美国等地举办的华人子弟周末班、最近才把中文纳入基础教育

的“一带一路”国家，都呈现出这种自动适应的特点。

自动适应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教育反应，当低龄化水平不断提

升、当低龄化现象逐渐普遍化，必然要求教育体系做出理性的积极反

应，亦即进行“自上而下”的主动适应。当下，世界上已有 88个国家

将中文纳入本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低龄化水平已经达到了 60%以上，

低龄群体已经发展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中文教育的多数，发展为

全球国际中文教育的多数，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因此也必须做出主动适

应。下面从国际中文教育的宏观规划、学科建设、国际合作三个方面

来讨论主动适应的问题。

（一）教育规划的低龄化适应

1. 深刻认识低龄化对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意义

低龄化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李宇明，

2018；2025）。国际中文教育的宏观规划，需要重点关注低龄群体，

甚至需要制定专门规划，以统筹学科建设、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以

系统应对低龄化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低龄化不是单一现象，它也影响

到成人的国际中文教育，因此需要重新思考低龄人群与成人中文教育

的功能分工。随着中文教学逐渐前移至中小学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的

中文教育应更侧重于专业化、学术化与职业化发展，充分照顾成人学

习中文的动机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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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化年段比复合增长率 =
期末年段比

期初年段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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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释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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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指
标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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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2. 重视低龄化数据库建设

决策以坚实的数据分析为基础。缺乏系统、可比的数据，因此难

以准确评估低龄化的实际规模与发展程度，从而制约了规划、学科建

设等一些列工作的有效开展。建立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的科学的测量

指标体系，据此研发有效的调研框架，推动跨国协同的数据调查，形

成长期建设、及时更新的动态数据库，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国

际中文教育低龄化数据库，逐步摆脱依赖经验判断的现状。

此外，还应总结已有的教育体系自动适应低龄化的情况与经验，

全面调研各国（各地区）在 K12及学前中文教育方面已有的规划、课

程标准、师资情况、教材资源、评价标准等，为中文教育规划等的调

整适应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3. 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方略

国际中文教育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低龄化

的发展则更加具有差异性。应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学理

制定差异化的低龄化适应方略，以适配不同学段（比如学龄前、K12

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比如是否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否

是“一带一路”国家）、不同人群（华裔与非华裔）的教育教学实际，

为低龄中文教育提供政策引导、制度保障与各个环节的教学规范。

（二）学科建设的低龄化适应

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体系，必须突破以成人二语教学为核心的传

统框架，实现从理论建构到教学实践、从师资培养到评价标准的全面

适应。

1.构建适合低龄化的学科理论体系

教学理论是以学习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当前的国际中文教育

学科理论，主要是基于成人语言学习（特别是外语学习）研究的成果，

并不适应或不能较好适应低龄群体的中文教育。应积极借鉴儿童语言

习得、区域国别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不同学段、不同文化背景人

群的中文学习路径进行深入研究，探索青少年及幼儿的外语学习机

制、认知发展规律、情感形成特点和文化认同路径等，构建适合国际

中文教育低龄化的学科理论。

2. 开发适合低龄群体的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包括课程标准、教材教辅、教学设备、教学评价等。要

建构适合不同国别的分段渐进式的中文课程标准、教材编写指南与能

力评价体系，强化课程、教材的学段适配性。幼儿园与小学阶段侧重

游戏化、趣味化、生活化的内容设计，如德国的外语教育对小学阶段

就有“游戏化学习、口语优先”等具体要求；中学阶段则适当增强学

术性，与当地的中学外语教育内容尽量衔接，使中文逐渐跻身于各地

的重要外语课程行列。

教学评价的思路、内容和方式都应有所更新。应从语音、文字、

词汇、语法等结构要素的掌握，从听、说、读、写、译等单项语言能

力的掌握，向语言应用的方向发展，重视学生“以言行事”、“言说

世界”的能力评价。语言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新

手段，对非中文语境中的中文教育会更大补益，网络资源对个性化

学习、泛在学习提供了更多帮助。在教辅、教学设备等低龄化适应方

面，可以大有作为。

3.加强本土教师培养体系的建设

学生是教学的中心，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师本可以作为教学资

源的一个内容来谈，但为了突出其重要性，这里作为自主适应的一个

问题单独讨论。“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教育的中文师资，可以由中国

的志愿者去支援，但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各地本土教师队伍来担当。

只有有一支优秀的本土教师队伍，才能使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使中

文课程不仅能够言说中国和“一带一路”，也应能讲述本土故事，讨

论本土问题，培育学生的知识技能、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促进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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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有了一支优秀的本土教师队伍，

才能以其为核心形成一支本土的中文工作队伍，从而使中文教育和中

文传播深植其根，根深叶茂。因此，对于中国的国际中文教育学科而

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一带一路”各国培养本土的中文教师，形

成“自源”力量，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的中文教师队伍。

低龄化对中文教师提出了诸多新要求。除语言知识和一般教学知

识之外，教师还需了解青少年及幼儿的心理和认知发展规律，具有课

堂管理与情感引导等综合能力。幼儿和小学教师注重师生互动与感染

力，中学教师注重理性魅力与理想吸引等。中国在信息化、智能化方

面走在前列，并在中文教学领域已有诸多应用，产生了许多中文的信

息产品和智能产品。现代教育技术及其产品的应用，应成为中文教师

的一种教学能力，要把这种能力在教师培养、培训和教师资格认证中

体现出来。

（三）加强国际教育合作

低龄化的一个重要成因，是各国把中文教育纳入其基础教育体

系，本身就是国际教育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因此，要提升国际中文

教育的低龄化水平，加大其发展趋势，获得其语言及其他多方面的效

益，必须加强国际教育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合作，

包括本土教育政策的支持，本地教育经费的持续投入，本土教师队伍

的培养等。

哥伦布 1492 年发现新大陆，加之 1498 年葡萄牙开辟了通往印

度的新航线，开始了人类的大航海时代和早期的国际化，欧洲语言向

世界的传播由此而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世界

语言的当今格局。早期的语言传播，主要是依托军事占领、殖民、宗

教、意识形态等“强力”，而今的世界语言传播，基本上不再依靠“强

力”，不再是强迫性质的，而是借助经济、科技、教育等优势，巧妙

地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学习者的“自愿”行为，转化为“引力”。语言

的国际传播和外语教育，总体上呈现如下趋势：（1）语言传播的动因

正由强制性发展为吸引性；（2）语言传播方主导正嬗变为传播方与接

收方合作共赢；（3）语言教育除了工具属性、文化属性之外，经济属

性正在凸显。

在世界外语格局已基本形成的今天，在语言的国际传播和外语

发展的大趋势下，低龄中文教育在国外的发展，国际教育合作就显得

尤为重要。其一，在“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签署与落实中，要重视

国际中文教育项目，不断强化国际中文教育项目。扎实做好已签协议

的合作国家的中文基础教育，努力做到有其名亦有其实。并寻找机会

扩大国际中文教育的合作伙伴国。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常开设多门外

语，外语之间有权重的不同，中文应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不断巩固

自己的权重，增加自己的权重，向着“重要外语”的方向努力。

其二，进入一个国家中小学教育的外语，一般都是“期望外语”，

或被视为“未来语言”。即学生家长或政府认为这种外语对学生的未

来发展有帮助，对当地的发展有长远意义和现实意义。海外的基础中

文教育，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中文教育，要了解家长和政

府的这种期望，并通过各种有效举措，尽量不使这种期望落空。

其三，中文国际教育合作的根本基础，是中文的世界价值。努力

使中文成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公共文化产品，成为全世界需要的公

共文化产品，中文的价值能够让世界充分认识到，中文在助人发展中

获取自己的语言传播利益等，是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 

结 语
低龄化是国际中文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当前，低龄化

水平还在不断提升，低龄化趋势还在不断发展，低龄化已经成为国

际中文教育必须认真研究、自主适应的科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特别

是“一带一路”国际中文教育亟待关注、应对的问题。李宝贵，庄瑶

瑶（2020）研究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文纳入比例达 39. 1%，

2025年这一比例约升至 53.95%。18当前蓬勃发展的低龄化趋势有望成

为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现实驱动力。随

18 这一数据根据唐培兰（2025）年研究数据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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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自己的语言传播利益等，是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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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2020）研究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文纳入比例达 39. 1%，

2025年这一比例约升至 53.95%。18当前蓬勃发展的低龄化趋势有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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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这一数据根据唐培兰（2025）年研究数据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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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低龄学习者规模持续扩大，这些国家将面临日益增长的基础教育阶

段中文学习需求，这促使过各方必须通过制度化途径予以回应。本文

主要以“一带一路”国家数据为参考，从年段、学段、趋势、文化人

群、语言等 5个维度入手，尝试构建一个能够较好测量低龄化水平和

发展趋势的指标体系。以此体系为基础开展多国协同的数据调查，构

建数据库，为适应低龄化的教育决策奠定基础。

以往的国际中文教育，主要针对的是成人学习者，其理论体系和

学科体系基本上是面向成人中文教育的。面对低龄化问题，国际中文

教育体系必须做出主动适应，从事业规划、学科建设、教学实践和学

术研究等方面进行调整，特别是要做出适应低龄化的教育规划，改善

教学资源的供给。

低龄群体的学生主要在海外，特别是海外的非中文社区和非华人

学校，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因此适应低龄化教育的发展，关键

要靠本土教师，要靠国际教育合作。本土教师的培养是国际中文教育

的重要任务，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是国

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关键事项。

低龄化不仅是国际中文教育的现象，也是其他一些语言的国际教

育出现的现象。如何适应国际中文教育低龄化现象，可以借鉴国际经

验，同时也可以为世界语言的国际教育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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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ing tre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Belt 

and Road context, must make timely adjustments in career planning, discipline 

building, teaching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dedicated age-lowering education plans, accelerate and sustain the construction of 

age-lowering databases, and establish teaching systems tailored to young Chinese 

learners. These efforts will mak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more targeted 

and enable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all categories of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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